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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 王海涵

单从人口基数看，地处大别山东南麓

的安徽潜山，一个以山为名的县级市，全市

仅 50多万人，近年来先后走出了 3位院士。
2020年高考，全市有 7人考上清华、北大，
已经殊为不易。

相较之下，该市还有一个以水为名的

村子——逆水村，称得上“神奇”：只有

3500多人，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相继走
出 29位博士，54位硕士，近 300名本科生
（均不重复计算）。

外人将逆水村称之为“博士村”。事实

上，这一“封号”由来已久，多年前就有相关

报道在网络上四处流传。这段时间，因为一

条博士村“盛产”高学历人才的短视频极速

传播，又把它推上了“热搜”的风口，乡村教

育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

近年来，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长，

乡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但不能

忽视的是，城市化进程给乡村教育带来的

冲击也在显现，一些昔日辉煌的乡村学校，

如今因为生源流失，徘徊在被撤并的边缘。

这一背景下，逆水村赓续 40多年的教育
“神话”，让人看到了现实的另外一种可能，乡

村学校的复兴之光兴许就蕴藏在此。在逆水

村，能否探寻到乡村教育的成功密码？我们

带着深深的疑问上路，从省城合肥驱车潜山

市区，再换乘当地的车辆，历时 4个小时，穿
越大山的层层怀抱，一路蜿蜒、急转，终于来

到了沐浴在冬日暖阳下的宁静村落。

“神话”起源

大山是公平的，有着慈爱的一面，也有

着严酷的一面。逆水村距离县城 60公里山
路，位于两县交界，尽管交通不便，但是森

林覆盖率达到 80%，处在“三富之地”的核
心区域，山清水秀，土壤富硒、富锌，空气富

含负氧离子。

在当地村民的普遍认识中，自然条件

孕育了逆水村人的聪慧禀赋以及吃苦耐劳

的宝贵品质。那些博士、硕士无论走得再

远，飞得再高，人生的根脉还扎在这里。

逆水村与生俱来就有一层神秘色彩，

自然法则似乎在这里被改写，因为山势的

强行阻挡，造就了河水自东向西流的特殊

地貌，该村也因此得名“逆水村”。

群山的阻挡，未能让祖祖辈辈的村民

低头，反倒在他们身上激发出“逆水行舟，

力争上游”的倔劲。直到今天，不少人家的

中堂上还挂着“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

退千寻”的条幅，时刻勉励后人，通过努力

改变命运。

年过八旬的储浩川是改革开放之后第

一个带领村民改变集体命运的人，也是乡

村教育的“恩人”。早在上世纪 80年代，担
任村支书的他就提出，面对“七山半水两分

田”的贫瘠土地，唯一的出路是多栽树、栽

好树，有了好生态，才有村民的铁饭碗。

储浩川大胆拿出 4000元的家底承包
荒山种树，不久赶上了全国各地大办乡镇

企业的好时光，成立了一家村办林业企业，

定位林产品深加工，开办纸制品厂，产品畅

销全国。不少村民还记得逆水村一度的繁

华，当年来自天南海北的大货车排队停在

村里，等着纸品装车运出大山。

经济的发展为乡村教育注入了“第一

推动力”。因为贸易，逆水村人第一次走出

大山，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在接待四方

来客、走南闯北跑市场的社会交往中，仅有

初中学历的储浩川看到了这里与发达地区

的巨大差距，敏锐地意识到振兴乡村教育

迫在眉睫，由此，他的事业重心开始由“植

树”向“树人”逐步转变。

逆水中心小学的原址是由祠堂改建而

成。上世纪 50年代，学校坐落在河对岸，师
生出行困难。校舍破旧，也没有像样的操

场。上世纪 90年代后期，政府决定将小学
搬迁至村里的中心地带，储浩川带头响应，

捐出 30万元，解决了土地征迁费用。作为
村办企业的当家人，他又果断拍板，村小学

生的学费、杂费、教育附加费全由企业埋

单；此外，民办老师的全部工资，企业来承

担，标准达到全县最高。

在捐资助学的道路上，储浩川为村里

的后辈立下了标杆。逆水中心小学原校长

储昭益说，“从逆水出去的大学生，不仅仅

是考取功名，更想着反哺桑梓，一些成功人

士捐款捐物，帮学校修大门，建幼儿园。”

他的学生储柏青是一名身在外地的企

业家，从 1996年开始，每年定点捐助 5到
10个村里的孩子。储昭益说，一人有困，众
人帮，即使在过去的年代，逆水村也极少发

生因贫辍学的事，因此确保了教育基数。

“走出一名大学生，往大里讲，是为国家作

贡献，对小家庭来说，等于踏上了脱贫之

路，也减轻了政府压力。”他说。

“从小到大，身边从没有孩子考上高

中，家里不让读的情况，如果想考硕士博

士，家长东拼西凑、砸锅卖铁也要支持。”一

位逆水村走出的博士分析，这也是该村高

学历人才辈出的原因之一。

民风学风师风

1998年，逆水村中心小学搬入新址，
储昭益担任首任校长。此后几年时间，村小

持续扩招，每个年级都达到了 6个班的规
模。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念书，储浩川设立个

人助学基金，村里的孩子，考取大学奖 300
元、中专奖 200元、高中奖 100元，这在当年
是个不小的数目。

“教育经费虽然有限，但再苦再难，对

老师的奖励还是舍得的。”储昭益回忆，当

时学校根据全县统考的成绩对老师进行奖

励，奖金由学校和储浩川的企业共同分担。

“1995年，自己工资每月才 100元出头，一
位数学老师拿到的奖金就高达 1000元”。
“这一切都是为师生树立榜样，让大家

看见，只要努力就能得到社会、学校、家

长的认可。”直到今天，储昭益提起那些

视生为子、视教如命的同事仍感动不已。

“据我所知，至少有 3位老师，都是太热
爱教学和学生，最终倒在了讲台上”。

汪令贵老师来自沙畈村校，教授语文

和数学，工作兢兢业业，长期患有肝炎，

一直带病工作。储昭益带着校领导多次劝

他去医院治疗，但这位老师舍不得离开课

堂，放心不下自己的学生。2002年，他
病情恶化，实在坚持不住，住进了医院，

可惜再也没有回到讲台，离开了他深爱的

学生。

据储昭益介绍，上世纪 90年代，曾经
连续两年，潜山全县统考，逆水小学的平均

成绩拿下全县第一。很长一段时间内，该校

的教学质量比城里很多小学都好。

1988年出生的汪静姝博士来自逆水
村，正在重庆理工大学任教。她回忆，小

学时，有一个同学几天没来上课，座位一

直空着。老师走了 20公里的山路，前去
家访。原来该生家里有人受伤，需要他在

家照顾。老师没有责怪，连续一周时间，

晚上步行前往学生家义务补课，帮他跟上

进度。“中间隔着一座大山，来回要走很

远的路，老师毫无怨言，把学生当成自己

的孩子一样看待。”她感慨道。

正是这些舍命燃烧自己的“乡村红

烛”，擎起希望的火束，代代相传。逆水

初中副校长汪节胜任教 30多年，也曾多
次受过村里的“重奖”。不过，更让他享

受成就感的是，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街

头巷尾，遇到每一位村民，都能从对方的

言语中感受到亲切。很多脚上带泥的普通

农夫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大学生，有的已

经在中央部委工作，有的已经任职于国际

机构，他们都曾是自己带过的学生。

汪节胜说，村民遇到插秧、上梁、

婚庆之类的大事，都会把老师请到场，

奉为上宾，一起见证分享这个家庭的欢

乐和荣耀。

在村民眼中，老师的地位最高，往往

在家族议事中也拥有至高的“话语权”，

作为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汪节胜说，有时邻里之间的矛盾，老师去

调解很管用。“他们朴素地认为，老师的

话一定要听，因为孩子的成功，就是最好

的例子”。

“有一个村民组，家家户户都是大学

生。有的人家，一户好几个博士。”汪节胜

说，在逆水村，村民不比吃穿比孩子学习的

民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孩子，他们之间

形成了“你追我赶，互不相让”的学风。

汪静姝记得，人生的第一个“对标”

是自己的表叔操云甫，他也是村里最早走

出的博士之一，如今已是中科院的软件专

家。父亲一直拿表叔的例子教育她。现在汪

静姝返乡时，又会现身说法，勉励自己的弟

弟妹妹考上理想的大学，继续提升自己。

她至今还感谢当年“老对手”储根柏的

砥砺，第一次记住对方的名字是在逆水中

心小学举办的数学竞赛上。“他是第一名，

而我成绩不佳，所以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初中时，汪静姝和储根柏同校不同班，

但二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初三第一次月

考，储根柏年级第一，汪静姝第二；第二次

月考时，二人位置“互换”。二人长期交替占

据前两名，一直暗暗较劲。

高中时，他们又在一所学校，每次公

示全校排名前 20 名，二人都在其中。
2004年，他俩双双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又同步读完了本硕博，同学十几

年，最后也都选择投身科教事业。

“在学习上，同学、亲戚之间不仅相

互竞争，也相互勉励支持。”汪静姝通过

线上沟通，指导自己的表妹和表姐考上了

硕士研究生。在她的带动下，一位非名校

出身的亲戚，考取了中科院的硕士研究

生，目前在读博士。这样“传帮带”的案

例，在村里比比皆是。

让教师安心

逆水村出来的博士、硕士几乎都在本

村小学接受第一站的启蒙。2017年，凌
节春调入逆水中心小学担任校长时，眼前

的校园已是今非昔比，教学楼不仅是全村

最好的建筑，比起城区学校也毫不逊色。

这里硬件设施完善，教师队伍逐步壮

大，并且人心稳定。学校本部目前有 155
名学生，23名教师，其中大部分是近年
分配来的师范专业毕业生，而且一半来自

外县。

在逆水村这个高山村，青年教师如何

能留得住，干得稳？2016年以来，潜山
市结合境内山区、畈区交织的实际情况，

摸索出一条“积分调动”的管理办法，给

包括逆水村在内的偏远乡村的老师吃了一

颗“定心丸”。

对于青年教师来说，向往城区生活是

人之常情，与其把他们“强堵硬留”在农

村，不如搭建公平公正的制度平台，实现

有序流动，不仅可以提高工作积极性，也

能通过流动，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推动

全市学校师资配置更加合理。

“过去想调到城郊去，大家习惯性想

到‘找关系’，现在则是凭积分，你不要

急，积分达到了，自然有机会。”凌节春

分析，积分管理办法要求，山区学校必须

干满 5年才能申请调动，像逆水中心小学
这样的山区学校，干一年就有 1.2分，而
普通学校只有 1分，这也是对山区偏远学
校教师工作的鼓励。

“此外，教师的评优、获奖在积分体

系中占有较大比重，旨在鼓励他们立足岗

位多出成绩，推动青年教师的进步。”凌

节春说，“当然，教育部门还要对各校的

调动指标进行整体规划，避免同一学校多

人调出，影响教学质量。”

“相比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目前更

为现实的是环境留人。”潜山市教育局局

长石敬忠也是乡村教师出身，深知坚守山

区的不易。他曾听闻，一位毕业生刚刚到

校，第二天一早就给校长打电话请辞。

“可能是生活不适应，安居才能乐业，对

于青年教师来说，我们必须改善他们的生

活条件，给他们家的温暖”。

这件事情让石敬忠内心酸涩，为此他

要求教育部门狠抓教师周转房工程，一定

要优先解决乡村老师的住宿条件，真正做

到“一切资源向乡村倾斜”。目前在潜

山，35平方米的周转房，卫生间，洗漱
池⋯⋯正在成为乡村教师宿舍的标配。

逆水中心小学教师储咏松任教 30多
年，他从未想过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逆水

村。依据安徽省现行的相关政策，在乡村连

续任教 30年，申报职称可以不再受到学校
指标限制，他于 2020年顺利评上了副高职
称。此外，像他这样的老师享受到的乡村工

作补贴，每月加起来能有千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切向乡村教师倾斜

的政策导向，促使潜山教育系统出现了教

师“回流”乡村学校的现象。“据我所

知，就有好几个老师主动从城区学校调到

了乡村学校。”潜山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储

成杰说。

近 3年来，潜山市新招和新调的 450多
名教师，90%以上分配到了农村学校。无论
在哪里，流动的机制激发出他们的活力，乡

村教育有了更蓬勃的生命力。

新时代怎么教

在逆水中心小学六年级教室里，师生

人手一块 iPad，90后语文教师殷文灿每节
课教授新知识时，都会习惯性地用上智慧

教学系统。通过智慧课堂，中心小学的优质

课程还可以向村小“直播”。墙上的大屏，手

中的小屏，师生目光来回转换。一支粉笔、

一块黑板的传统教学方式，在逆水村已成

为历史。

“十三五”期间，潜山市把智慧学校建

设纳入民生工程，2020年以来，优先覆盖
贫困偏远地区及山区农村小规模学校（教

学点），建设 54所智慧学校，这让山区孩子
抢先一步享受到教育技术的红利。

“在传统教学以书本、纸笔为主的基础

上，智慧教学更具直观性、动态性、交互性，

更能调动学生的情绪、注意力和兴趣，提高

教学效率。”殷文灿和学生一道，逐渐度过

了智慧教学的适应期。她发现，“课堂上 27
个孩子个个都有劲头，现在连字迹都变得

工整了。”

“老师不能再一味地灌输知识点，不能

再局限于课本，要带着学生一起体会课文

背后的深意，结合山村孩子生活环境的实

际，多介绍当地的文化知识。”殷文灿坦言，

智慧教学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本领恐

慌”的紧迫感与日俱增，“现在连村小的老

师都积极参与教研活动，相互学习的氛围

已然形成。”

新的时代，教研活动必须走出去，不能

关在山里闭门造车。逆水初中校长李向东

介绍，外出开展教研活动，出行、住宿等

方面费用较大，学校尽力给予保障，所有

活动经费都向教研倾斜，并不断加大资金

投入。“每年市教育局也都针对小规模和

乡村学校下拨专项经费，2020年就给了我
校 17万元”。
不过，对于逆水初中这样只有 16名

老师的“小学校”来说，有的学科只有一

两名教师，教研缺少氛围和规模。为

此，该校充分利用“国培计划”线上培

训平台和智慧教学的资源库，组织老师

线上学习，同时采用“片区教研”的形

式，与周边学校联动，各校轮值主持，

“抱团”开展活动。“先将老师分批次送出

去听课，具备一定基础后，再将城区学校

的名师挨个请到学校指导，面对面交

流。”李向东说。

“刚来一年的英语老师在全市英语优

质课大赛上获二等奖；一位老师被推荐到

安庆市参加班主任基本功大赛；2019年
在全市考评中，近 40所初中，逆水初级
中学排在第 11位⋯⋯”在取得这些成绩
的背后，李向东心里明白，乡村教师付出

了成倍的努力。

苦一点，累一点，没有关系，不过每

逢开学得知生源流失时，所有坚守逆水村

的教育人心头都会掠过一丝失落。这份失

落，不仅体现在老师的教研中，“规模”

的掣肘也一直是乡村教育的“隐痛”。发

展教育，不能没有适度规模，随着城市化

进程加快以及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增多，乡

村中学的“萎缩”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

山区表现尤甚。只剩下 80多个学生的逆
水初中，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

李向东做过粗略统计，学校所辐射的

3个行政村范围内，大概有三四百户，父
母在外打工，大部分孩子跟着父母在外面

读书。“留下来的学生中，留守儿童、家

庭困难的比较多，我校就有 30多个学
生，过去曾是贫困户”。

依据安徽省的统一政策，省级示范高

中“指标到校”，逆水初中每年分到固定

的指标让在乡村学校排名靠前的学生拥有

更大的机会进入重点高中。让李向东感到

欣慰的是，现在经常听到重点高中的老师

反馈，“虽然进来的分数有差距，但是山

里的孩子后劲足！”

事实上，对于乡村教育人来说，他们

并不在意，学生最后是从哪里考出去的。

教育就是一场接力赛，所有老师都是参与

者、贡献者。

“不管学生是在哪里就读的，即使是

在城里上的初中，只要能从这片土地走

出，我们都感到自豪。”李向东所迫切希

望的是，“相关部门能否搭建一个常态化

交流的平台，让更多的博士、硕士常回来

看看，把成功的经验和人生感悟分享给家

乡的孩子。”

品格教育，同一起点

如果非要问，逆水初中有什么教学成

果在全市是数一数二的？那可能要属校园

女足了，它的战绩算得上逆水村的又一个

“神话”。

还是从人口基数的角度看，只有 80

多人的学校，女生大概占到一半，其中一

半被选到 20多人的足球队，挑选空间非
常之小。

但是这样一支在篮球场上训练出来的

乡村校园女足，2018年获得安庆市中小
女子足球联赛季军；代表安庆市参加安徽

省校园足球联赛，获得第 7名的好成绩；
2019年又捧得安庆市中小女子足球联赛
冠军。

“要知道，我们的对手可都是规模两

三千人的大学校，开展足球运动多年。”

该校唯一的体育老师兼足球教练方金润一

个劲儿地重复：“只能说，我们的孩子能

吃苦、不服输，人家的女孩子舍不得踢足

球，我们的家长特别支持。”

“足球不仅是体育，更是一项品格教

育。”这也是方金润的深刻体会，他见证

了这群女孩子的蜕变与成长。 2016年，
他首次带队参加安庆市的比赛，面对紧

张的比赛气氛，女足队员们有些“怯

场”。她们呼吸急促，动作僵硬、变形，

结果三战二负一平，排名垫底。孩子们哭

成“泪人”，围着方金润表态：回去一定

好好练！

方金润向外校的老教练拜师求教，一

边制定训练计划，一边在网上找来视频，

看比赛，学技术。学校起初没有训练装

备，他就地取材，想出了很多土办法：从

食堂找来生火用的木棍，绑成绳梯，训练

队员的灵敏性和反应力，把体操垫铺在水

泥地上练身体对抗，对着垃圾桶练习射门

精度。

重返赛场的铿锵玫瑰令人“生畏”。

有对手感慨，“她们身上像装了铁一样，

撞都撞不动。”方金润清晰地记得，一次

比赛中，一名主力队员受伤，鼻子里都是

血，躺在担架上，还不忘拉住他说，“不

要换人，我还能上！”

“足球运动让孩子更得懂规矩，更团

结，他们明显懂事了、长大了。”方金润

介绍，每年暑假，有一半时间集中到校训

练，早上 5点半起床跑步，学生从不叫苦
叫累。学校还专门安排老师，为他们义务

补课，确保学习成绩不掉队。5年来，女
足队员或是考上了省示范高中，或是考上

了县里的定向师范生。

尽管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在校园女

足队员身上依然能够看到逆水村人不变的

精神传承，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人生

阶段，一个人的成功都绕不过品格的支撑。

安徽省野寨中学党总支副书记徐富贵感

慨：“在品格教育上，城乡学校都站在同一

起点，品格教育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有

效手段，对农村学校来说，尤其重要！”

他所在的学校是潜山市最好的省级示

范高中，同样位于大山脚下，绝大部分逆

水村的学子，都在这里完成最后一站学

业，从而踏上人生的跳板，一跃飞出大

山。在他看来，当下优质教育资源都在向

大中城市集中，单纯从知识获取来看，农

村孩子并不占优势。“但对于山区孩子而

言，养成品格教育的‘素材’和有利条件

可能会更多”。

比如，在逆水村，孩子从小上山下

水，接受大自然的陶冶，帮着家长做家

务、做农活儿，养成勤劳、勇敢等良好品

质。“有些东西不能和大城市比，但是有

一点，我们的老师完全可以做好，就是把

孩子的品格培养好，除了尽力做好知识传

授，要狠抓品德教育，这会让孩子终身受

益。”他说。

“品格教育是‘做’出来的，把说教

转变成体验。”徐富贵介绍，野寨中学持

续 7年探索品格教育，潜山市教育局已将
该校的成功经验在全市中小学推广，通过

“德育微行动”“品格青年评选”等活动载

体，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我们就

是要让孩子知道，教育不是为了逼着学生

考高分，读书是为了改变自己、家庭和国

家的命运”。

“这些年来，众多案例证实，集中精

力抓品格教育不但不会影响学生成绩，反

而有助于学生成绩的提升。”在石敬忠看

来，潜山教育在新时期“独辟蹊径”的探

索，其实是对教育本真的再次回归。当年

逆水村的孩子，正是沿着这条“品格之

路”走到了成功的彼岸。

结 语

到这里，我们的追寻暂时告一段落。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是大部分逆

水村学子完整的教育路线图。沿着这条线

路，我们向每一个采访对象都提出了同样

的问题——“博士村的奥秘究竟何在？”

略有遗憾的是，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并没

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可以表明，是某种特

殊、甚至神奇的单一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

作用。逆水村的教育现象其实并没有神

话，也没有什么可供快速复制、推广的秘

诀，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教育发

展的缩影和样本，它是众多教育人和一届

届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成果显现。

当然，我们无法割裂历史，回望身

后的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

也是文化厚土，孕育出进取向上的文风

家风，营造着尊师重

教的社会氛围，泽被

后世。在这里，山水生

态与传统文明完美融

合，让耕读中国焕发出

新时代的光彩。

（储成杰对此文亦
有贡献）

“博士村”其实没有神话

中国乡村教育的“逆水”样本

逆水初中女足队员合影

逆水初中女足队员在篮球场上训练逆水中心小学的教室里，正在开展智慧课堂教学

逆水中心小学的教室宿舍

扫一扫 看视频


